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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文化影响下的图像霸权症候
与自我认同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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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播媒体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扩张，极大地改写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现实。 数字

媒介时期，媒介文化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裹挟着周围的一切，使得文化的扩张能力和

改造能力不断增强。 图像压倒文字和其他符号成为视觉的霸主，使得“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当一瞥而过和快速浏览式的看成为常态，对于无法带来视觉刺激的“可视物”视而不见的状态

就愈加频繁。 置身于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世界，媒介的宰制使大众进入到“存在的被遗忘”的

状态中，失去“在场性”的情感互通，对自我的确认也同样带有强烈的虚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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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交通运输业的巨大进步，加剧了世

界范围内数量惊人的人口和资源的迁移和交换，
由此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的变化有

目共睹。 与此同时，在人类文化传播领域，伴随媒

介技术的进步，另一场变革正在以一种不易察觉

的方式进行着，报刊、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

媒介相继诞生并融入我们的生活。 在此基础上，
大量的新媒介不断出现，以更快的速度渗透进我

们的生活，彻底地改变了个体的时间感和空间感、
认知方式、交际方式和情感寄托方式，人类开始进

入到“普遍交往”的时代。

一、数字媒介时代媒介文化的扩张
一种媒介在经过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 正如哈罗德·

伊尼斯所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

文明的产生” ［１］，人类的文明在媒体发展中不断

积淀，“正是传播媒体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扩张，极
大地改写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现实。” ［２］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时期占主导

地位的媒介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模

式，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导致新的文化模式的

兴起。
口头媒介时期对应的是口语文化和听觉文化

模式，街头杂耍、评书、曲艺等大量涌现并由此带

来民间文化艺术的兴盛。
印刷 媒 介 时 期 催 生 了 近 代 的 通 俗 文 化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５ 世纪以来印刷技术的提高，
小册子、连环画、笑话书等廉价读物、报纸、杂志等

开始大量涌现，除了新闻、信息、广告和图画外，这

７７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０４
［基金项目］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１ＹＪ０２）“新媒体时代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引导研究”
［作者简介］罗永雄（１９７９—），男，广东兴宁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传

播理论、媒介文化、影视艺术与舆论学研究。



些印刷物还大量登载充斥着想象性感官刺激的反

映情感、犯罪、性、暴力等通俗文学内容的文字，言
情、侦探、武侠、科幻等多种通俗小说类型获得长

足发展（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初就是为了报纸副刊

的连载需求而创作的）。 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

还是在受众规模上，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化都空前

繁荣。
电子媒介时期，现代大众文化空前繁荣。 ２０

世纪以来，电报、电话、电影、广播、电视等以电磁

波或电子技术复制和传递信息的媒介广泛普及，
构筑了组织松散、人员流动频繁的大众社会，加速

了以市场导向、产业化特征明显的大众文化的繁

荣，伴随着大批量的适合大众口味的媒介文化产

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受众对于视觉快感的欲望

和追求与日俱增，电视媒体成为这个时期最风光、
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媒介进一步扩大了对我们的

日常生活、价值观和认同感的渗透与影响。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数字媒介时期（也称之

为新媒介时代）， 媒介文化的无限扩张、广泛渗透

成为新的景观。 数字媒介即是通过数字语言来编

码和处理信息的媒介，主要包括电脑、互联网、数
码设备、手机等。 数字媒介比以往任何一种媒介

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数字媒介具有超强

的嫁接、整合和容纳能力，它不会完全取代旧的媒

介技术和形式，而是使旧的媒介技术承担新的角

色，使媒介帝国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 在数字媒介时代，新媒介将更多的与传统

媒介在融合和互相促进之中共同发展，报刊、广
播、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出现了“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新景象，各种内容或者形式上的嫁

接和融合日益频繁。
学者赵勇认为，与数字媒介相对应的文化形

式即为“融合文化”或“媒介文化”。 当前，大众文

化（ｍ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已融入种种媒介文化形式之中，
成为生成媒介文化的内容或元素。 ……于是在这

一时期，我们更应该谈论的内容是媒介文化而不

是大众文化。［３］ 在他看来，通俗文化（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
ｔｕｒｅ）是大众文化（ｍ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媒介文化可以看作是大众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

段之后所出现的文化形式。 于是，文化研究也应

该从大众文化研究转向媒介文化研究。
“‘媒介文化’这个概念，使得人们注意到媒

介文化体制中文化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
从而打破了‘文化’与‘传播’间的具体界限。” ［４］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媒介文化（也被称之为传媒

文化、媒体文化）是当代传媒发展形成的特定文

化形态，就是传媒与文化的高度融合，是文化的日

益传媒化。［５］它一方面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关系密

切，另一方面又与文化产业、视觉文化、全球化、文
化侵略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弘扬等诸多发展趋向

相关。 在媒介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媒介

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宰制力量” ［６］。 媒介文

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
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
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

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

与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裹挟其

中。 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

式和景观。［７］ 在笔者看来，自从人类懂得用口语

进行有意识的沟通和传播之时，媒介文化就已经

孕育发芽。 在经过漫长时光的洗礼后，在传媒高

度发达的今天，媒介几乎包裹和承载了一切精神

的产品并将其糅合成文化的形式持续输出，成为

影响和改变人们精神、行为、生活模式和价值观的

主要文化形式，并由此进入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

科研究者的视野。
在媒介文化的阐释框架内，媒介是对现有社

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自我稳定性修正，从事的是

社会话语的生产活动，目的是完成社会意义的建

构。 在今天的媒介平台上，各种文化形式如高雅

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主流文化

与非主流文化等等都获得了自我展示的机会，同
时相互之间在不断地交往渗透，甚至是融合，其原

本分明的界限开始模糊。 如学术这种精英文化，
在经过电视《百家讲坛》的改装后，以一种“电视

评书”的形式重新出现，带有明显的大众文化、草
根文化的特征；街舞、广场舞等产生于民间的草根

文化艺术形式，近年来逐步被主流文化认同，登上

了一些代表主流文化品位的演出场所，同时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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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博客和视频网站上拥有着大量的粉丝和受众。
新媒介的大量出现，也应运而生了相对应的文化

现象。 如自从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网络语言、网
络交友、网恋等网络文化的影响日深；手机被普及

之后，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成为一种独特的文

化现象改变着人们的沟通模式，在社会交往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数字媒介时期，包括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

在内的多种媒介体系共存，媒介内容在这些体系

之间顺畅地流动。 媒介文化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文

化，由于受政策因素、商业市场、受众水平等变量

的影响，媒介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各种可能。 这样，
媒介文化又具有许多不确定性。 但我们可以确定

的是，媒介文化作为数字媒介时期的最显著的文

化形式，正在以它巨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裹挟

着周围的一切，使得文化的扩张能力和改造能力

不断增强。

二、图像霸权下的症候：视而不见的

加剧
在这个数码相机和拍照手机广泛普及的时

代，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利用电脑和数码设备都

可以生产、制作和复制各种图像，图像的生产和消

费急剧膨胀，图像资源空前富裕。 媒介文化的各

个层面越来越倾向于高度的视觉化，可视性和视

觉理解及其解释已成为理解媒介文化生产、传播

和接受活动的重要维度。 一方面是视觉需求和视

觉欲望的不断攀升，想看的欲望从未像今天这样

强烈；另一方面，当代文化的高度视觉化和媒介

化，又为我们观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质

量、更具有活力的图像。［８］ 就如同德国学者海德

格尔所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

标志着现代之本质。” ［９］ 所谓“世界图像时代”就

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海德格尔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就深刻地洞悉图像霸权时代即将来临。

图像压倒文字和其他符号成为视觉的霸主在

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也被称

之为“读图时代”。 不仅电视媒体将图像震惊功

能发挥到极致，网络上各种吸人眼球的图片和视

频层出不穷，各种以图片和视频传播为主的网站

如博客、播客、视频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就连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为了应对视像化

时代的到来，也纷纷在有限的版面中大幅度地增

加图片的分量。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人的视觉由大脑来指

挥。 眼睛仅把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大脑，本身并不

能形成判断，对信息的理解是靠大脑和已经形成

的视觉经验进行比对、处理，然后才产生对信息的

认知。 “人脑在处理文字和声音的时候需要花费

一定的时间，而处理视觉信息的速度则要快很多；
通过视觉观察到的图像往往比较容易记忆。” ［１０］

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以媒介为尺度，人类历经口

头媒介传播、印刷媒介传播和电子媒介传播三个

阶段。 现在我们进入了数字媒介传播阶段。 而在

这个阶段，文化脱离了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理性

主义全面向以形象为中心的感性主义让渡，图像

引导日益成为媒介传播的主基调。 借助语词和概

念，通过磨炼人们的抽象思维以认识性、象征性、
理解性的内容诉诸人们的认知、想象和思考的传

播方式日渐式微，以虚拟性、游戏性、娱乐性的表

象供人观看和欣赏的“形象”传播大行其道，可以

明确的是，视觉图像正在取代语言文字成为媒介

文化的主因。
今天，数字化生存对社会主流人群来说已经

成为常态。 人们通过媒介不断扩张自己的感知能

力，但自身对此似乎又毫无意识，浑然不觉。 媒介

具有的麻醉功能和麻痹机制，使人患上一种综合

症。 凭借这种综合症，人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

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

然不觉一样。 结果，“当新媒介诱发的新环境无

所不在并且使我们的感知平衡发生变化时，这个

新环境也变得看不见了。” ［１１］

通过媒介，人的延伸能力越强，李普曼所谓的

“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力就愈大。 何况在数字

媒介时代，媒体传播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对客观

世界的有选择的反映，图像也已经不再完全依赖

于客观存在了，图像真实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已经

断裂。 “人不得不处于这样的命运之中，即通过

他人的中介，依存于由他人掌握和解释的环境，来
确定自己的环境。” ［１２］ 通过现代电脑合成技术和

特效技术，任何人、组织和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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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出完全虚拟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并且可以把它

做得“比真的还真”。
媒介以其构建的社会图景为我们提供了主流

化的行为模式、道德信息、意识形态控制、政治观

念和社会价值观，等等。 在提供愉悦和社会认同

的同时，使人们深度介入到媒介蓝本构造下的社

会实践。 如前所述，媒介的变化和影响是“以一

种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着”，因为这是我们融入

其中的世界，过于熟悉，反而会令人司空见惯、见
惯不怪了。 对媒介的依赖使得人对身边的事物熟

视无睹，反而对空间距离遥远的其他地方的人与

事了如指掌。 我们可能对身边发生的交通事故和

火灾事故毫不知情，却了解和关注千里之外日本

核泄漏、伦敦地铁工人罢工的具体情况和进展；我
们不知道自己的邻居的姓名，甚至连自己亲人的

生日、爱好也不大明了，却对异国他乡的素未谋面

的“巨星”的情况如数家珍：他的生日、星座、兴趣

爱好、性格特征、生活习惯、家庭成员等，事无巨

细，悉数拈来。 在视觉刺激的诱惑下，我们过滤了

那些“不新鲜、不刺激”的身边琐事和人物，接收

并沉醉于扑面而来的无穷无尽的“新画面”。
观看应该是一种主动行为而不是被动行为。

这是一个“只要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媒介）表现

不出来的时代”，能够带来视觉震惊的矿藏无限

丰富，因此在数字媒介时代的受众主动性更强。
现代人每天接触的视听内容已经大大超过了大脑

处理的承载能力，这些信息都被眼睛所见，但却未

经大脑的处理直接被过滤了，因此大多数都不能

够“见”。 “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

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

西。” ［１３］从观看的行为来看，与贡布里希所说如出

一辙，现代人的倾向是看他内心想看和渴求看到

的东西，而不是去洞见和记住他所看到的东西。
在这里，看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投射。

观看不是一个所见必录的过程，而是一个主

动出击的搜索过程。 如今可看的资源非常之多，
看已经成为必须的生活方式，关键是我们看得越

来越没有耐心，一瞥而过和浏览式的看越来越成

为常态。 其实，在媒介视觉刺激无处不在的时空

里，今天我们在意的不是“看见”，而是有没有去

看。 当看成为一种必须完成的日常状态，对于始

终萦绕在我们眼前却又无法带来震惊体验的“可
视物”视而不见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
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

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 ２４ 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

情，而对过去 ６０ 个世纪或 ６０ 年里发生的事情却

知之甚少。” ［１４］这是西方学者在电视媒介强势主

导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出的忧患之声，而这种忧

患在数字媒介主导的今天，在我们的国度里也同

样存在着。 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段

的文化传播环境里，人们越来越习惯和迷醉于碎

片化的信息浏览和震惊式的视觉感官体验，没有

了连续性和完整语境的再现，我们已经被改造得

不会记忆了。

三、网络环境中的自我认同：存在的被

遗忘
与记忆的断裂对应的自我认同方式的改变。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 “自我认同 （ ｓｅｌ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就是个体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反思性

地理解到的自我。” ［１５］ 吉登斯在这里强调了自我

所具有的反思和能动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被媒

介化了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被传播媒介

的巨大影响打上了印记。 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
大众媒介成为最重要的影响主体之一。 传媒文化

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 今天，
没有一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能比传媒文化具有更为

有力的认同建构功能，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

文化主宰的生活世界之中，几乎没人能逃避传媒

的包围、追踪、诱惑和影响。［１６］传统社会中个体的

自我认同的塑造过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时间上的

延续性和秩序性，体现了各种仪式按部就班地累

加的过程。 而在网络环境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日

益凸显，使在传统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标示个体自

我成长的“路标”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指导的意

义，个体自我的成长路径面临着更多的选择，个体

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建立新的适应转型机制的

可能。
在当代媒介文化主导下的自我认知过程，并

不同于我们一般印象中的按时间次序形成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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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累加的传统型的自我确认过程，而是受制于媒

介所塑造的社会图景以及图景中的群体和他人，
从新闻报道中的先进典型到电影中的英雄人物，
从电视中的体育娱乐明星到网络游戏中彻头彻尾

的虚拟形象，都可能成为个人认同的标版和模范。
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认为，“被新闻控制，

便是被遗忘控制。 这就制造了一个‘遗忘的系

统’，在这系统中，文化的连续性转变成一系列瞬

息即逝、各自分离的事件，有如持械抢劫或橄榄球

比赛。” ［１７］尤其是当我们被置身于网络构筑的虚

拟空间世界时，媒介的宰制使大众进入“存在的

被遗忘”的状态中。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 今天，生活在

都市中的现代人大都存在网络上的虚拟身份和现

实中的真实身份两套符号标志。 同时，虚拟身份

在对个人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甚至对某些人群而

言，虚拟身份更加重要。 因为，虚拟身份比真实身

份更具有符号性和辨识性。 现实生活中，两人素

昧，但报上网名，发现原来早已是网络熟人。 一方

面，借助于网名，我们可以把真实的“自我”身份

隐藏起来；另一方面，网络上道德意识的淡化，责
任压力的缩减，使网络使用者可以让“本我”登场

亮相。 这样，一个人平时在现实中不敢说、不能

说、不便说的话，就可以在网络媒体中畅所欲言。
网络生活的最大好处是使用者具有的自主掌控

性，只要不触犯法律和规制，在网络上无论说什么

做什么，不必面对现实生活中即时而来的压力和

反馈，只要使用者愿意，他就能在现实当中有效屏

蔽网络中的一切往来，不与他们发生任何联系。
有线和无线的网络让联系变得更简单了，我

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更多的人取得联系，也
可以让更多人随时随地找到我们。 个人在理论上

无限多的交往机会和实践中有限度的交往能力之

间的矛盾中迷失，使得这种普遍交往成为“望梅

止渴”中的那片梅林。 源源不断的网络“熟人”对
于孤独感的去除却没有任何作用，如同英国著名

诗人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

喝”的著名诗句，网络上“到处都是人，却没有一

个让我有存在感”，在失去“在场性”情感互通的

虚拟环境中，情感依赖、心理慰借显得苍白而脆

弱，对自我的确认也同样带有强烈的虚幻色彩。
网络世界在带给我们无限的信息便利、视觉

刺激和感官体验的同时，虚拟空间的自我迷失问

题如影随形。 网络环境把深入其中的每个人置于

无限的信息海洋，网上冲浪或网上游览的说法很

能说明我们上网时的状态：本来是带着问题要查

某一知识点，却因为弹出的焦点新闻或是看到的

逸闻趣事被引入另一个信息世界，网页的相近归

类和链接功能又会吸引我们进入下一个网页，我
们会在一个文本又一个文本中间游览，游览的终

点往往会停留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想起自己上网

的最初目的时，恍恍惚惚已过去若干个小时。 许

多的信息从眼前流过，却无法留下记忆的印记，产
生任何思想。 这似乎印证了技术悲观论者的疑

虑：“我们发明了打发时间的机器，结果却被机器

控制了我们的时间。”对被高度发达的媒介包围

的城市人群来说，尤是如此。 自从电视诞生以来，
一家人餐桌聚聊、沟通情感、一起户外活动亲近自

然的时间大大减少了；自从有了电脑以后，全家人

在一起看电视的时间开始让渡于网上生活；智能

手机普及之后，“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脑”使得网络

生活延伸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仅存的家庭生

活、朋友聚餐中的人际交流渐渐被互发微博、网
络、游戏和随时而至的电话、短信所蚕食。 长期如

此，我们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不会交流。 尽管整

天浸泡在信息的海洋里，但“信息富户，思想穷

人”成为新媒介拥趸和专业网民的真实写照。 但

是信息并不创造思想，由于缺乏思考的时间和阅

读的沉淀，我们灵光一现的思想火花往往被海量

的信息所淹没，我们变得越来越不会思考了。 大

量的网络游民既无法摆脱这种快速浏览带来的快

感，又无法在现实世界获得与虚拟空间中同等的

认同，网络天然地成了与现实剥离，找到自我、逃
避现实世界的最好归宿。

在印刷媒介时期，个体必须调动自身的思维

解码系统，沉下心来解读符号背后隐含的意义。
面对文字实际就是面对着不在场的前人的思想对

话，它体现为主体的“孤独”阅读状态，这种孤独

彰显了主体的存在感。 而在如今的数字媒介时

代，我们即使无法直接感知世界本身，却也可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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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数字电视、网络视频、网页浏览等过滤

器和渠道为中介，用视觉去直观感受事物，并把它

当作事物本身。 在这个被建构的符号世界里，无
论它给予我们的视觉呈现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多么

的强烈，我们仍然是无法“在场的”———经过摄影

和摄像设备选择的图像再现比我们自己在现场体

验到的更加美轮美奂，但我们的目光只能通过数

字媒介画面的快速转换去感受，失去主体存在的

自主性，面临着被自己遗忘的窘境———就像在视

频中看足球赛和演唱会与在现场观看，那种对自

我的确认和感受永远是不同的。
自我认同作为主体的自我体悟与建构，是一

个动态的行动过程，通过网络来寻求自我认同的

过程，寻求一种把自我同环境区分开来的感觉，以
证明自己的存在，其结果往往是在网络中忘记了

自己到底是谁。 在虚拟空间里，我们隐藏自己，试
图通过与一个看不见的、符号化的、流动的群体来

进行自我确认———甚至不需要现实社会中任何人

和机构的认同，只需要得到电脑程序的认可就满

足了，以此作为主体性自我的建构和体悟的行动

过程必然会导致自我的反思性和主动性功能的退

化甚至是丧失。

四、结语
数字媒介时期，媒介在生产社会结构和维系

社会生活方面变得更加重要。 研究表明，社会和

经济越发达，人们的媒介接触时间就越长。 中国

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大众媒介尤

其是新媒介的发展势头迅猛，根据 ＣＮＮＩＣ 的报

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５．９１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４４．１％。 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４．６４ 亿。［１８］由于媒介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扮演了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要主宰自己的生活，
就必须去理解我们的文化环境。［１９］

本雅明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曾预言，随着复制

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技术复制越来越独立于原作，
另一方面技术复制极大地拓展了复制品的传播范

围，由此“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

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的大动荡” ［２０］。 图

像霸权地位的确立构成了对文字和它背后的思想

世界的挤压，对网络环境的依赖和虚拟身份的滥

用导致了自我的迷失。 一方面被传播技术放大的

普遍交往正在走向现实；另一方面在真假、虚实结

合的拟态环境中，“究竟是人们在掌控媒介，还是

人们被媒介所控制”的争论仍在继续。 在以信息

社会为主要标签的今日之世界，简单地抗拒某种

媒介、拒绝媒介文化的渗透绝非明智之举，亦不可

放任随之“娱乐至死”，我们只有时刻保持理性、
批判的思维和视角，去其弊兴其利，才能不负这个

伟大的时代。

［参考文献］
［１］ 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Ｍ］ ．何道宽，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８．
［２］ 董天策．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 Ｊ］ ．学术研究，

２０１２（１） ．
［３］ 赵勇．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大众文化［ Ｊ］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４） ．
［４］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和后现代

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Ｍ］ ．丁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６０．

［５］ 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Ｍ］ ．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４．
［６］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和后现代

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Ｍ］ ．丁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３１．

［７］ 周宪，许均．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尼克·史蒂文森．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Ｍ］ ．王文

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３．
［８］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８．
［９］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Ｍ］ ．孙周兴，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１９９６：８９９．
［１０］ 任悦．视觉传播概论［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４．
［１１］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

［Ｍ］ ．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８．
［１２］ 藤竹晓．电视社会学［Ｍ］ ．蔡林海，译．合肥：安徽文艺

出版社，１９８７：３５．
［１３］ 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Ｍ］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１９８７：１０１．
［１４］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Ｍ］ ．章艳．吴

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１７⁃１１８．

２８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１ 卷



［１５］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Ｍ］ ．田禾，译．上海：
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２．

［１６］ 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Ｍ］ ．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８．
［１７］ 安托万·德·哥德马尔．米兰·昆德拉访谈录［Ｍ］ ．

谭立德，译．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米兰

·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Ｍ］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１９９９：５１６．
［１８］ 第 ３２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 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ｈｌ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３０７ ／ ｔ２０１３０７１７＿４０６６４．ｈｔｍ．

［１９］ 李沅倚．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
“手机人” ［ Ｊ］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４） ．

［２０］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Ｍ］ ．杭
州：浙江摄影出版社，１９９３：６．

（责任编校：石泳，朱德东）

Ｉｍａｇ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ＵＯ Ｙｏｎｇ⁃ｘｉｏｎｇ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５２８４０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ｗｒｉ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ｈｕｇ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ｏｖｅｒ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ｗｈｅｎ ｇｌ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ｂｒｏｗｓｉｎｇ ｂｅｃｏｍ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ｈｅ ｓｉｔ⁃
ｕａ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ａ ｂｌｉｎｄ ｅｙｅ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Ｉｎ⁃
ｖ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ｏｔｔ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ｓ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ａｌ
ｃｏｌ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３８

第 ２ 期　 　 　 　 　 　 　 　 　 　 　 　 罗永雄：新媒介文化影响下的图像霸权症候与自我认同的变迁


